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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一起“官司”正在昭觉县城的两个旅馆上演。有大概十几人的“原告”

或躺或坐，议论纷纷；而也有十几人的“被告”在另一个旅馆议论纷纷……

这是一起由于“生意矛盾”引发的两个家族纠纷。“庭审现场”有昭觉县大德古八

且拉里、年轻德古洛木打野等两人一直在两个旅馆穿梭于“原被告”之间，交换双方的意见，

提供可参考的建议，化解两方的矛盾。此前这起“官司”已经换了三拨德古都没解决好，今

日有着舅致关系的两位德古要在这里做出最公正的“判决”。

“德古”是彝语的音译词，是指在彝族人中有文化、有知识，品德高尚，阅历丰富、

见多识广，办事公正，主动为人排忧解难，知晓彝族习惯法，能按习惯法及其案例调解重大

纠纷，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号召能力，能言善辩，在本家支乃至其他家支中享有崇高权威的

智者，是彝族精神文化的代表。“德古”产生于何时，虽没有资料可考证，但可以从彝文文

献《勒俄特衣》（叙古经）和《玛木特衣》（训世诗）两部古书初见端倪。

《勒俄特衣》它可以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相媲美。从《勒俄特衣》所记载的两

个故事“兹敏的住地”和“合侯赛变”中，记载有这样的事实：从彝族祖先居木五巫格祖到

他的儿子蒲合三子和孙子古侯、榷涅祖先三代迁移的过程中，经过了许多地方，最后在滋滋

蒲武定居下来。史诗写到：滋滋蒲武这地方，七代宝剑在此晃，八代骏马在此骑，八代“德

古”在此讲，祖先根业在此建，子孙发达在此奠。另一部彝文文献《玛木特依》也曾谈到彝

族社会的等级结构，在远古时代出现过“兹、莫”等五个等级。兹掌权，莫调解纠纷……与

德古制度较为密切的应算是“莫”这一等级。“莫”在彝语中的原始含义是“母”。在母系

氏族社会中，被视为长者而受到尊重的是女性，故从“母”又引申出“大”、“元老”的意

义。“莫”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仅次于兹等级，他们一方面辅助兹处理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

承担着调解各种案件纠纷的职能。

据彝族《玛木特依》所载：“德古靠聪敏，富裕靠牛羊……” 德古的产生是自发

形成的，没有任何官方的任命，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选举。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合格的德古

是彝族文化和习俗的百科全书，是全能型的管理者。

“德古”是凉山彝族民间社会中不是法官的“法官”，在彝族社会间做出最公正的

“判决”。在昭觉至今还有 1200 多名彝族德古活跃在全县 268 个村寨，其中不乏有获得国

家司法部、省司法厅、省高院、州司法局表彰的优秀德古。



一个没有法官的社会

彝族古代社会的司法权一直归于民间所有，这与孱弱的土司制度有关。事实上，土

司并不能将其权力在其辖区内全部行使，只能覆盖有限的区域，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催生了

彝族社会解决纠纷的特有方式―德古，产生了一个没有统一司法体系的社会。土司主掌着行

政和军事，德古主掌司法，毕摩主控宗教，权力被有机地分割。德古的另一个基础就是彝族

社会的家支制度，“鸟儿离不开林子，彝人离不开家支”道出了彝族人没有家支即无法生存

立足的现象。德古处理纠纷时没有国家机器的强权作为保证，而仅依赖于舆论的力量和当事

人双方的信用。

德古一般先在本家支内部获取一定的影响力后再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家支以外，

取得周边人的认可。德古对自身名誉的珍惜使他们能够尽力去公正地处理纠纷，这种公正的

动力可能比仲裁员对自身名誉维护的动力还要大。德古在处理纠纷过程中始终保守双方秘

密，而处理完毕则会将处理结果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价。经德古处理过的案子反悔的

情况非常少，由此可见德古的公正程度是非常的高。

习惯法的熟知者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习惯法（诫威），是调节彝族社会公共行为的法律规范，是每

个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彝族地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家支之间各类

纠纷和事务的不成文法。德古便是这一不成文法的执行者和仲裁者。

彝族习惯法内容广泛，其具体包括刑事、民事、程序等等方面。如此丰富的习惯法

通过“风俗的统治”不可能自发地调控彝族社会，它需要主体的活动，就是彝族习惯法的熟

知者和执行者―“德古”。

“德古”不分贫富、贵贱，任何人均可担当。“穿草衣的不怕披毛披毡的”，“三

岁孩子说好的纠纷，六十岁老人也不能改”即为此意。“德古”职位非世袭，这决定了他只

要有一次判案不公，便无人再请而自然失去德古的职位。因此，一个成功的“德古”，除公

正无私外，首先必须熟知习惯法，而这种知识的获取来源于一种特殊的传统教育，即火塘教

育。在火塘边承担教育职责的人，包括权威的长者、头人、毕摩、父母以及各种劳动技能的

工匠手，因而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背诵家支祖先的谱系，宣讲祖先的英雄行为，传授社会的

习惯法则等等方面。从理论上说，彝族任何人均有成为德古的可能。彝语中的“子孙能干，

永做德古”就是最好的总结。当然“德古”不能强令本家支和外家支请其调解纠纷，“德古”

参与纠纷调解，是基于彝族民众的一种“信任”及对习惯法的熟悉程度和能否公正的执行习

惯法。



习惯法的执行者

解放前，彝族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因而也不存在法院、监狱等机构。彝谚说：

“彝区的德古，汉区的官府”。这说明了彝族中的“德古”的功能相当于汉族的法官。“德

古”是治理社会病态之人，习惯法的公正性主要是通过调解案件的仲裁者来体现。因此，在

彝族民众的眼里，“德古”作为彝族社会公共语境的符号，是公正的代言人。

彝谚说：“戴金子腰带的人，推翻不了戴麻绳腰带的人调解成功的纠纷”，“最没

有名望的人调解成功的纠纷，即使是最有名望的人也不能重新进行调解”。由此增强了习惯

法的权威性，提高了人们对习惯法的信仰，从另一个角度讲“德古”的公正性意义得到了社

会认同。

“德古”在反复进行的说服活动中，始终把历史典故与当事人的问题被巧妙地连缀

在一起，过去的智慧转换成当下的经验，使生活秩序时常得到了调整。彝语中的“德”是指

“重、稳重”，“古”是指“圆、圆圈”，即为“一个稳定的圈子”。这就意味着担任“德

古”的人不分高低贵贱性别年龄的差异，围坐成圆形的“德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可

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围坐方式正是与“德古”的自然产生和民主公平制度相一致。

一个判案过程实际上是“德古”的个人魅力展现之时，是一个人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习俗与国家法之间

在现代司法体制下，德古仍然在彝族地区的纠纷解决中担当着一定的角色。以昭觉

县为例，面积达 2699 平方公里，人口 23 万多，彝族人口占到 97.3%，县法院有工作人员 50

余名，法官 20 余名，为了方便群众立案，拓展案源，各片区设立了法庭接受立案。即使这

样全院每年立案的民事案件仅 200 多件，有 90%的纠纷仍是通过民间德古处理的。

“彝族人更愿意接受调解，不愿意接受判决。”县司法局的某色伍达如是说。而法

院不可能被德古所取代，如交通事故等一些特别棘手的案子都是到法院来解决。德古处理不

了时，为防止双方当事人通过武力解决，就会将双方当事人带到法院来，让法院处理。法院

在处理时也邀请德古来参与调解，传统习惯和国家公权双管齐下，以化解纠纷，使习俗和国

家法律之间衔接起来。

在彝乡当个德古确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德古对社会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实

是让官方与民间结合，根据彝乡的特殊情况成立德古组织机构，对民间德古造册登记并加以

法律培训，发聘用证书，甚至考虑吸收进政协参政。这样不是可以调动德古的积极性，又可

以为政府省些力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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